
“楝亭图咏”与清初江南诗风嬗变

朱志远

内容提要 曹寅以“楝亭图”遍征江南名家题咏，演为清初江南文坛盛事。进入文

学史的“过程”来考察其内蕴有三：“图咏”自具旧京意象引发曹寅与遗民、新贵三者

共鸣，唱和遂众；“图咏”最早实由曹寅亲绘“楝图”征咏而起，纳兰性德、尤侗以“甘

棠”意象鼓吹之，咏歌基调遂定型；“图咏”主导精神指向曹寅内心深处的“江南记忆”，

它是楝亭心史的精神底色。此举政治上默契地配合了清初康熙试图收服江南“士心”的

决策；文学上，围绕“江南记忆”内在质素的递转，楝亭诗风渐由沉郁悲感趋向蕴藉风华，

与之题咏的江南士人也同时完成了对晚明士风、诗风的嬗变与交接，“盛世雅音”再现。

关键词 楝亭图咏；曹寅；楝亭心史；诗风嬗变；江南交游

关于曹寅“楝亭图咏”的义涵，在启功和张伯

驹同时及之后［1］，已多有论述，历来研究者讨论

的观点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怀念先人、弘扬家风；

二是以文会友，笼络江南遗民，配合清廷在江南的

“统战”工作。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很笼统，文

学事件既有一般“发生”的规律，又有具体的动态

“过程”。按照蒋寅的说法，文学“史”的一般研

究只能让人获得“结构的真实”［2］，距离细节的

还原还差一大段距离。进入文学史的“过程”和“情

景”中再来探析这一文事的发生、发展及后续影响，

它并非只是对一般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历史事实的叙

述，还包含着复杂的文学运动“过程”及因果关系

之变迁。它既受历史大背景的引导，又受到文学“小

环境”的左右，同时又与发起人曹寅的个人经历、

性情、文学修养及幽微的情感心理有莫大关联。兹

就此一文事，以追摹楝亭心史与一段清初文人心态，

探索“楝亭图咏”背后的文化密码。

一 “楝亭图咏”与旧京意象

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明朝灭亡已经 40 年，

大批明遗民已凋零谢世，而以降服台湾郑氏势力为

标志，在此前“三藩之乱”平定的基础上，清廷终

于实现全国武力方面的统一。同在这一年六月，江

宁织造曹玺逝于金陵任上。这貌似毫不起眼的一件

事，但由于其子曹寅紧接着以“楝亭图”遍征江南

名家题咏，随后 20 余年陆续汇集了江南名流达 70

人左右（其中 9 人绘图）诗、词、赋作近 70 首［3］， 

不期然地演为清初江南文坛盛事。揆其历史节点，

它正处于清廷政策由强硬转趋绥靖的大转向中，于

是楝亭个人心史、江南士风与诗风嬗变轨迹遂借此

呈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变迁。

据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四卷《楝亭图》图册和

散见于清人别集中的题咏诗可知，当时题咏作者众

多，远不止今见人数。诗人身份构成既有新朝官员，

又有旧朝遗民，并且有一大半（46 人）来自江南［4］， 

可见曹寅邀题对象的指向性甚为明显，即江南一带

的汉族文人士子。金陵作为明朝肇基之地，一直是

经济、政治中心，于是“图咏”的诗客们遂不约而

同借金陵曹家“楝亭”事题诗“言志”、传达心曲，

而其中的“旧京（金陵）意象”，要是成为诸多身

份不同的诗客们的情感勾连与牵系。

在“楝亭图咏”的诗客中，占籍金陵的明遗民

诗人余怀堪为代表，其《寄题楝亭》诗道：“赏心

亭子说秦淮，今日风流让署斋”，“谁咏君家华屋句，

白杨风起恸西州”，落款“旧京余怀”。考秦淮河

畔的“赏心亭”，实是宋人所建金陵胜迹，将这一

咏歌对象放在清初特定时空背景之下，就有着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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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指向。早有学者论及，寻访宋人遗迹借景怀

旧，其实是明末江南士人的经常性举动［5］，如钱

谦益、柳如是即曾泛舟指点南宋古战场，怀想当日

抗金英雄梁红玉。黄宗羲则将“身殉社稷”与“彷

徨草泽”之宋末殉国者和遗民如文天祥、陆秀夫及

谢翱、方凤、龚开、郑思肖一一标举［6］。面对“天

崩地坼”，明遗民不由得拿“宋元意象”来比拟“明

清鼎革”，借以寄托一种难以抑制的强烈历史悲情，

对某一前朝旧居或生活氛围的追忆，遂被赋予了和

一般场景不同的空间意义。面对“残山剩水”，诗

人慨叹今日“风流”都被新朝江宁织造府楝亭主人

所占据，其中易代之感则不经意地流淌。再如屈大

均有《旧京感怀》诗，“燕雀湖空芳草长，胭脂井

满落花肥”［7］，同样以追忆旧居、旧景玄武湖、

胭脂井起兴，以草木亭台之荒芜写黍离之悲，以此

基调再来观其《题楝亭诗》就能较为轻松地把握其

心态了。诗云：“攀处栖乌满，啼时落月空。非因

霜露冷，凄怆小亭东。”［8］“凄怆”二字，尤为

明显地点出这一凄婉的情感色彩，非只倾诉楝亭主

人一己的哀思。同一时空，叶燮《楝亭记》中也对

金陵织造府有过这样的描述，“惟昔虞廷，职为汝

明之官”；姜宸英《楝亭记》曰，“织造之职，设

自前朝，咸领之中官，穷极纤巧……一代得失之由，

非细故矣”。一开篇便溯其前明渊源，析究历史成

败，这自然会牵惹起明遗民内心的波澜。晋室东渡，

新亭诸君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之叹，

严绳孙《楝亭诗》云：“闻道司空旧草亭，至今嘉

树想仪型。分明一片棠阴在，遥对钟山万古青。”

亦是将此“楝亭”故居放置在金陵城历史时空“大

环境”中营构这一文学“小事件”。

要之，在清初特殊的背景下，类似“旧京某某”

的落款、“金陵胜迹”的咏题、“江宁旧府”的溯源，

实为怀念前朝不得已的“易代叙事”，题者对故国

覆亡的隐痛之情透于纸背，经由一幅图而引发，有

关诗歌意象群（芳草、楝树、落月、小亭等）遂统

归于旧京意象之下，其主体象征内涵即遗民记忆。

由于题咏的诗客们并非全是遗民，还有仕清新

贵，所以有关“楝亭图咏”旧京意象、旧京叙事内

涵除了遗民记忆之外，还有另一种情感寄托。绾合

即此两端：一、故国之思；二、兴废之慨。二者兼

“楝亭图咏”与清初江南诗风嬗变

而容之。但严格来说，前者属于明遗民的感受，后

者属于仕清新贵的视角。对前者而言，在故国之思

的背景下更多是诗人对自身出处两难的叹息；对后

者而言，古都金陵只是个符号，已成为想象，作为

清朝生机勃发的新生代，其慨叹只是诗歌酬唱范畴

内的“怀古”。二者共同构成了图咏“金陵 - 楝亭”

这一意象范式。正是由于“图咏”的发生地在金陵，

以致其拥有这一先天自具的意象内涵，遂促使明清

之际满清贵胄与汉族士人在文化对立与冲突之余找

到了一个融合的端口。而楝亭主人曹寅与他们的历

史交集，亦复通过这一空间意象勾连到一起。这场

文事也才会和者如云，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坛尤其是

江南所有名流士大夫。

只不过，对发起人曹寅来说还有着不同于二者

的第三种身份和情感，既不同于遗民之“隐痛”，

又不同于新贵之“怀古”，作为清廷八旗上层人物

的代表，其独特的精神心曲同样裹挟在旧京意象与

旧京叙事之内，展现了第三种文本风格。结合曹寅

本人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 

近 7 年的生活经历来看，这一情感以“楝亭图咏”

为发端，饱含着他对少年时代生活于斯地的江南故

园的深深眷恋，夹杂着他对金陵的特殊情感和家族

记忆，融合为特殊的情感关联即“金陵记忆”，更

准确地说是“江南记忆”。从此以后，诸如“金陵”“江

南”的意象不断出现在其诗文里，挥之不去。

二 楝亭心史与“甘棠”意象

考诸“楝亭图咏”中关于曹寅的旧京意象，最

终指向其内心深处的隐秘情感记忆。其真相为何？

以“楝亭图咏”为引线对曹寅文学交游做一个案考

察，遂成为揭开楝亭心史——其心灵轨迹及精神底

色的一把秘钥。兹从“楝亭”的姓字义涵，“楝亭

图咏”文本生成缘起、主导内涵及精神底色四个层

面，来诠解“楝亭图咏”的文本内涵，揭橥“江南

记忆”的精神底蕴，以勾勒真实完整的楝亭心史。

其中，“甘棠”意象的提出，昭示着“楝亭图咏”

文本主导内涵与精神基调的最终定型。

（一）姓字义涵：“楝亭”或即“恋亭”隐语

曹寅独特之心曲，在其安排好父亲丧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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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年底即将要离开金陵前夕的赠友诗里，初露端倪。

本年底，由职务所限，曹寅做了一个月不到的

“协理江南织造”即被撤差，由马桑格继任江宁织

造，本人必须立刻返京回旗［9］。面对父亲的亡故、

前程的渺茫未知，27 岁的曹寅尝到了一生中最痛

苦的滋味。素来与其交契的叶藩作《望晴吟》安慰

他，曹寅以《夜雨和叶桐初》诗作答：“血泪一秋阴，

西风共此心。寒钲荒署满，秋蜡夜堂深。江海皆无限，

家山不易寻。还伤投分友，空作《望晴吟》。”注云：

“桐初作《望晴吟》，期予返也。”［10］此诗见诸《楝

亭诗别集》，核心情感即其将要“永别家山”的伤

感与绝望。若问曹寅在金陵治丧期间倡导“图咏”

之缘起为何，要皆不能绕过对这一情愫的考量。不

过历来研究者在诠解“楝亭”义涵及“楝亭图咏”

的题咏动机时，都忽略了曹寅此年所遭受的心灵磨

折，故而难以准确还原这一文事的发生。所谓纪念

亡父功业云云，从逻辑进程上看只是结果，并非原

因，更不是对“过程”的揭橥。

正是从此时开始，曹寅才以“楝亭”为号，以

后也与“荔轩”并列成为其最常用、最有影响的字

号。至于何以取号“楝亭”，曹寅本人及其友人的

解释都与曹玺手植楝树，并于树旁营构一亭作为“课

子”之所有关。当然今人的理解也大都未跳出樊笼。

咀华涵咏，由于楝树并无特别的文化深意可与松、

柏、梅、兰、竹、菊媲美，所以曹寅主观选择“楝树”

以图征咏就必然有特殊的“象征”思考：一者当然

与“如实”咏物有关，通过记录先君遗物、“刻画”

门楣勋业；二即蕴涵着难于与他人言说的痛楚：楝

亭谐音“恋亭”，暗示着在曹寅内心有着深刻的“恋

亭”情结——“恋栈家园”，其名号“楝亭”的深

意或在于此。应该说，曹寅这一“隐语”意象的创

造未尝不是受到明遗民的深刻影响。不少学者业已

指出，为避免清廷“文网之禁”，明遗民采取了独

特的易代叙事语言，如用“朱”“红”“赤”“花”“落花”“江

南”“金陵”等指称明朝，用“青”“边风”“朔雪”“燕

山”“胡”“秦”等指代清朝［11］。又如屈大均《通州

望海》诗“日月相吞吐”与《读史》诗“梦寐长依日

月光”［12］；钱谦益《后秋兴》诗“望断关河非汉帜，

吹残日月是胡笳”［13］，用“日”“月”拆分以指

明朝。王夫之《又雪》诗“连天朔雪悲明月”［14］， 

顾炎武《流转》诗“弦月阴犹吐”［15］，以“日”“月”

喻明。诸如此类，陈寅恪先生称之为“烟幕弹”者

是也。余英时先生亦说：“以隐语传心曲，其风莫

盛于明末清初。胜国遗民既不忍隐没其实，又不敢

直道其事……于是隐语之系统出焉。”［16］要皆指此。

按之曹寅生平仕历，他从 6 岁起至 18 岁到京

任职为止一直生长于旧都金陵，饫甘餍肥，鲜衣怒

马地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金陵实为其第二故乡。

可鲜有人能体会一个江南少年一旦离开故园时无限

低落的心情，以至于对其心迹的把握始终雾里看花。

曹寅生前刊定诗集《楝亭诗钞》八卷，而《楝亭诗

别集》四卷实为“楝亭删诗者”［17］后为门人所刊定，

曹寅有意删却之恐亦跟其中有“碍语”有关。例如《诗

别集》中有怀马伯和诗云“长歌羡采薇”［18］及“义

熙老尽江门柳”［19］，公开对一位江南故园的遗民，

褒扬其气节，终有所不宜；今见有关“图咏”发起

前后诗作及《放愁诗》等皆收在《诗别集》中，都

可说明楝亭本人实有不得已的曲衷。故而周汝昌先

生尝有楝亭诗“甚不易读”［20］之论。余英时先生

曾就知人论世之学说道：“然未有不知人而真能论

世者，更未有不知其心而真能知其人者。”［21］即

是说对文史研究而言，若不去考察诗人心史而又想

做到知人论世，几乎是镜花水月之谈。

就此而言，“楝亭”义涵与楝亭心史有关，即

连“楝亭图咏”的生成缘起、演进过程、文学动态

的流转，皆与之相关。迄今为止，研究者们也未能

进入文学史的“过程”与“情景”中来对这些问题

梳理条贯，导致许多判断倒因为果。“楝亭”义涵

如此，“图咏”缘起、发生亦有着特定的时空背景

和个人心理因素在背后促动。检视、剖析清初文献，

其实最早由曹寅本人亲绘楝图，随着征题浩繁，才

有了后来“楝亭图咏”文本的最终生成。

（二）文本生成缘起：楝图最早由曹寅亲绘

据楝亭图卷可知，最早题诗的人一个是康熙

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随康熙第一次南巡到金陵

织造府中的纳兰性德，另一个是曹寅亲自寄去求题

的苏州人尤侗。从这两人的最早题咏，可以看出“图

咏”发生的来龙去脉。

纳兰性德所题是一首《满江红》，词曰：

籍甚平阳，羡奕叶、流传芳誉。君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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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龙补衮，昔时兰署。饮罢石头城下水，移来

燕子矶边树。倩一茎、黄楝作三槐，趋庭外。

延夕月，承晨露。看手泽，深余慕。更凤

毛才思，登高能赋。入梦凭将图绘写，留题合

遣纱笼护。正绿阴、青子盼乌衣，来作暮。

词虽未标明时间，但结合第二年五月纳兰性德即逝

的情况，则他与曹寅相见的机会只有本年十一月随

康熙南巡期间［22］，因此这是最早的一首题唱诗。

本年腊月，尤侗从北京回到苏州，收到曹寅亲自寄

给他的“画册”，其诗前长序说道：

予在京师，于王阮亭祭酒座中，得识曹子

荔轩。……孝子奔丧之后，寄予画册，阅之乃

一楝树，司空所手植也……因题一律，以慰其

蓼莪之思焉。

落款为“康熙甲子腊月吴门尤侗敬书”，可知尤侗

题咏时间正在本年腊月，紧随纳兰之后。

令人注意的是，在纳兰性德和尤侗的记述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有一幅“图”的存在。纳兰性德

词“入梦凭将图绘写，留题合遣纱笼护”说明他本

来就是对“图”题咏；而尤侗诗序说“寄予画册，

阅之乃一楝树”又恰为佐证，证明在“图咏”最初

确实是先有“图”后才有“诗”。但是在历来的

研究者包括张伯驹、启功先生的论述中，无一不说

是曹寅在父亲逝后请人作图，再以图来征诗；至于

请谁来作，作于何时，都不甚了了。今存画卷 9 人

10 图中最早留图者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夏画

家程义，而最有名气的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

寅继任苏州织造时为其绘图的禹之鼎。若依其说，

待到征“图”之后再征“诗”，则又如何解释在此

之前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二十四年（1685）、

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690）之间，已经有一大批

江南士人的题咏存在呢？向来无人留意的是，程义

作图题诗，时在曹玺逝世后的次年，即康熙二十四

年（1685）六月，其时已有这样的记述：

自此吾徒重风节，到处题诗寄冰雪；短轴

长篇多至情，玕琅满眼如霏屑。

落款时间为“乙丑夏六月”，也就是说半年不到，“楝

亭图咏”已经“玕琅满眼”蔚为大观了。而目前可

以见到这段期间的诗仅有成德、顾贞观、张芳、尤

侗 4 人之作，而大部分题作其实都是在六年之后即

“楝亭图咏”与清初江南诗风嬗变

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去苏州任织造时才征集

到的，如何也谈不上“玕琅满眼”。联系到“楝亭

图卷”在以后流传中不断遗失的情况，这半年里遗

失的诗作自应不少［23］。恰巧今人在《国朝金陵诗征》

里便辑到倪灿、方云旅两首题楝佚诗［24］，落款正

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冬。因此，这半年里遗失

的肯定有一幅早期图，早于纳兰、尤侗二人。细品

纳兰词“入梦凭将图绘写”，“入梦”“绘图”的

主语自然是指曹寅本人了，此图自然是曹寅寄给尤

侗的“画册”。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曹寅曾亲手

绘作一图，然后才以“图”征诗。叶燮在《楝亭记》

文中也明确说到曹寅“绘楝亭以为图，于先泽三致

意焉”［25］，主语正是曹寅，亦为佐证。

进一步检阅《国朝金陵诗征》卷六那首散佚的

倪灿《楝亭诗赠曹荔轩》诗里，诗前“小序”一段

话也正印证了这一判断，终可揭开谜底：

楝亭者，完翁曹公之所构也。……数年以

来，荔轩以才能入侍天子，不至楝亭者，凡几

易春秋。今年夏，我公弃世，荔轩衔恤南来， 

抚高树之扶疏，见庭楹之犹昨，绘为画图，余

为赋此以赠。［26］ 

又一次明确提到是曹寅“见庭楹之犹昨，绘为画图”。

如此，“楝亭图咏”卷真正遗失的最为可惜的一卷

图，正是曹寅本人亲手所绘楝图。

因此，“楝亭图咏”文本初步生成的真相乃是

曹寅亲手作图，然后才以“图”征诗，由于士林递

相引誉，应和遂众。可见它从一开始就非楝亭主人

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楝亭以簪缨世族自许，珍而重

之的颇具仪式感意味的史事书写。瑞士心理学家荣

格认为，所谓“意识”是指人心中能够被个体直接

感知的部分。曹寅正是通过某一时刻“自我意识”

的觉醒才选择这样一个隆重的悼念方式，誓将父亲

的功烈“刻画”流传。这就是其独特的“写作动机”。

（三）主导内涵：“司空楝”终被推扬至“召

伯棠”的高度

《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曹寅既

发起征咏，广求“友声”，挚友纳兰性德遂成为第

一个嘱和者，尤侗继之，皆在本年。必须指出的是，

为了歌颂曹玺功业，纳兰性德《楝树记》和尤侗诗

中共同开创了一个诗歌意象——“甘棠”，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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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诗人题诗中皆以此为基调颂歌。纳兰性德

《楝树记》开篇即以“召伯之棠”比兴设譬：“余

谓子清：‘此即司空之甘棠也’。”以此言勉励之。

尤侗诗亦道：“应攀惨柏哀王子，为拜甘棠忆召公。” 

这几乎成为“楝亭图咏”文本的精神主调。

所谓甘棠、召公棠者，按之诗典，《甘棠》乃

是《诗经·召南》中的名篇，诗云：“蔽芾甘棠，

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

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这其实

是一首老百姓怀念召公（伯）的作品。据《史记·燕

召公世家》记载，召公治理政事，尝决狱于棠树之

下，甚得民心，“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

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27］。

从此，“甘棠”“召公棠”成为有德政的大臣之专

称。继纳兰性德、尤侗用“甘棠”意象比附曹玺之

后，咏歌基调定型，步和者如云。现据国图所藏之

《楝亭图》录出如下：

顾彩题：“少日曾嬉槐棘荫，而今认作甘棠树。” 

袁瑝词：“惠穆流徽，朝野重，芳名循誉。羡手植，

棠阴蔽芾。”程义诗：“君家楝树本棠树，后人能

道前人恩。”费文伟跋诗：“一枝护甘棠，廿载梅

花历。”高士奇诗：“温室亲移植，甘棠戒剪除。” 

王鸿绪诗：“束发诵三百，蔽芾南国棠。”严绳孙

跋诗：“分明一片棠阴在，遥对钟山万古青。”

徐秉义跋诗：“词客休为《楝树吟》，《召南》自

有《甘棠》颂。”潘江诗：“勿剪真同召伯棠，攀

条岂直金城柳。” 潘义炳跋诗：“一树甘棠垂世泽，

满筐文锦觐天威。” 钱澄之诗：“岂如南国诗，

徒美召公棠。”石经跋诗：“吾师（田间）为说棠

阴盛，国干家桢迥出群。”韩菼跋诗：“棠梨自合

千年在，不费花师着手留。”王士禛诗：“甘棠终

忆召，大树尚留冯。”倪灿诗：“亭是传经扬子宅，

树同亲植召公棠。” 杜濬诗：“甘棠同勿翦，王

长看孙枝。” 秦松龄诗：“古人歌棠阴，嘉誉被

百世。” 张景伸诗：“春风万户怜棠荫，秋雨空

墙护楝亭。” 金依尧诗：“君不见莱公柏，召公棠，

至今千载留清芳。” 姚廷恺诗：“已并棠阴思雨露，

还同秋水想蒹葭。”何炯跋文：“思榆社于栾公，

咏《甘棠》于召伯。”杨雍建跋诗：“我亦有心歌

盛事，诗成聊以寓甘棠。”方云旅诗：“名臣遗爱

珍花木，召公棠树莱公竹。”朱紫诗：“翠色萦窗

香篆迟，亭成长忆树棠时。”

正如姜宸英跋文所说：“远近士大夫闻之，皆

用文辞称述，比于甘棠之茇舍焉。”正所谓《诗》

有“召公棠”，今有“司空楝”，继题的诗客们由

“楝树”而联想到“甘棠”，进而将“司空楝”抬

高到“莱公柏”“召公棠”的高度，正与曹寅本人

所期望的“价值预设”不谋而合。因此，“甘棠”

意象的拈出与题唱，奠定了“楝亭图咏”文本的全

部基调。这一切既得益于士林的争相追捧，也得益

于曹寅本人那副手绘“楝图”，更得益于纳兰性德、

尤侗的意象“开创”之功。

不负初心，曹寅的愿望、精神向往顺利展开并

如期达成，“客至皆题楝”“玕琅满眼”的题诗即

是明证。星河斗转，曹玺以及江南曹氏一族的功业

自会随着“图咏”的流传名扬四海，载于史册。

（四）楝亭心史的精神底色：“江南记忆”

“司空名德在千秋”，除了为纪念而外，若要

完整描摹楝亭心史，始终离不开其隐秘情感的深刻

烙印——“江南记忆”。曹寅从当初离开家园到回

江南奔丧，这十年间难以忘怀的家族记忆与心灵痛

楚，以及又延续了此后若许年，正是楝亭心史的核

心，堪为其精神底色。其心结底蕴究是为何？抑或，

单纯的思念故园之情能否将其情衷全部涵括？以意

逆志，寻绎初心，答案依然是否。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周汝昌即曾指出顾景星

与曹寅的舅甥关系——“燕台雅集，舅甥契谊”，

但对此难以解释［28］。朱淡文则进一步指出，由于

曹玺正妻孙氏为康熙保姆，曹寅出生时，二十七岁

的她还远在皇宫不得放出，故而曹寅生母另有其人，

即顾氏。曹寅真实出身应是“庶出”长子。因生母

地位低下非正配，故而在曹、顾二人交往中均闪烁

其词，“曹寅既非孙氏亲生，舅家又为顾姓，则其

生母为顾氏可知”［29］。刘梦溪认为这一研究成果“在

揭开谜底的道路上跃出了关键性的几步”［30］。近

年来又有黄一农《曹寅乃顾景星之远房从甥考》等

文章继续追索其间隐秘［31］，视野渐宽。这就促使

人须重新看待明遗民与曹寅特别交好的个中原因，

在遗老们看来曹寅是“自己人”，故而方能倾心相

交。那么，曹寅既身为“庶出”，如何能在家族“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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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最后胜出，继任父职呢？

惟再次回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语境，当

时曹寅对未来并没有什么信心，康熙只是下旨命其

“协理江南织造事务”，等丧事一了立刻撤差。对

斯园的深切眷恋影响到曹寅一生的抉择，承袭父职、

衣锦还乡几乎成为他灵魂深处的全部诉求。其于此

时亲绘楝图，发起“图咏”，取号“楝亭”，写《放

愁诗》长篇以及纳兰性德的冀望、叶藩的安慰、杜

岕的担忧，都与其艰难的家族处境有关。

面对“永别”，曹寅在临行北归前悲恸欲绝，

写下《楝亭留别》诗：“客至皆题楝，从今有楝

亭。……悠悠后来者，材否念居停。”［32］而首唱

者纳兰性德十分准确地把握到曹寅此刻以图征诗的

黯然心理，在《曹司空手植楝树记》中给予慰词：

余谓子清：“此即司空之甘棠也。惟周之初， 

召伯与元公、尚父并称，其后伯禽抗世子法， 

齐侯伋任虎贲，直宿卫，惟燕嗣不甚著。今我

国家重世臣，异日者子清奉简书乘传而出，安

知不建牙南服，踵武司空。……”

纳兰此《记》在《满江红》词前，其以“建牙南服，

踵武司空”展望曹寅将来并期许之，隐然体察到曹

寅在家族竞争中的艰难情状，适为安慰他彼时低落

心情的一剂良药。再从“客至皆题楝”一句可知，

跟随纳兰南来的不少友人在此时为“楝亭图”赋诗

填词（顾贞观等），曹寅似乎只有在“题楝”诸君

那里才会获得一丝安慰。

次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曹寅扶柩

回京，“黄冈二杜”之一的杜岕来送行，赠以长诗

《思贤篇》，以公子季札、曹植比之：

昔有吴公子，历聘游上国。……又有魏陈

思，肃诏苦行役。翩翩雍丘王，恐惧承明谒。

《种葛》见深衷，《驱车》吐肝膈。古来此二

贤，流传著史册。曹子在金陵，游宦同世籍。

言非父母邦，眷恋朋友契。读书二十载，与我

倾盖立……。［33］ 

季札以逃隐让国，曹植受封“雍丘王”退出储位之

争，作为与曹寅最为相契的“好友”“同学”，杜

岕这时用这两个典故来比拟曹寅，当然有“历史映

像”做观照。杜岕同样是察觉到曹寅与二弟曹宣在

家族竞争中不得不兄弟反目的痛苦处境，所以有感

“楝亭图咏”与清初江南诗风嬗变

而发。曹寅虽是长子，但曹宣才是正室孙氏所出，

在家族继承人之争上曹寅可说是孤立无援［34］。杜

岕诗中用典如曹植《种葛》篇本就是写兄弟不和的

苦闷，而《驱车》篇吐露的“肝膈”即是要登泰山

求仙以为解脱。朱淡文曾就此推断：“大约当时家

庭矛盾尖锐，曹寅伤心之余，曾萌出世之想。其详

情虽不可知，总是与争夺织造肥缺及家庭财产继承

权有关。”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寅一系列《放

愁诗》亦告诉人们，这一哀愁并非“父丧”那么简单。

康熙二十八年（1689），杜岕再为曹寅《舟中

吟》作序，诗序中又一次提到曹植：

既而读陈思《仙人篇》，咏阊阖，羡潜光， 

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未尝不爽然自失

焉……昔人品诗，谓建安、齐梁诸才人皆有君子

之心焉。请以相曹子，庶几孟氏诵诗知人之旨。［35］ 

杜序说“荔轩之心”即陈思王之心，究竟何谓“陈

思之心”？周汝昌独认为即“臣汉之心”［36］。不

过现在来看，曹寅心中满怀对兄弟不和的伤悲以及

前途无望的悲哀，才是他真正的现实困境。而杜岕

所谓“荔轩之心”即“君子之心”，指向曹寅既不

堪在家族嫡庶之争中与兄弟“参商”又不甘庸碌一

生的两难之情。为摆脱这种愤懑，征咏于汉族遗民、

士林，不但成为其情感的外化，更成为其求友、求

赏音最好的寄托。有学者业已指出，曹寅广为征咏

实质上有着希望自身令名远播的动机［37］。不得不

说，以结果来反推楝亭当时“用心”实有“诛心”

嫌疑。“孝悌”的观念根植在心，不止是形式。探

秘楝亭心曲，不论名曰“荔轩之心”还是“君子之

心”，其精神内涵最终都只能从这一充满现实困境

与故园情愫的“江南记忆”温情底色入手。归纳其

内蕴，可知它至少涵括两层义涵：一是纠结于家族

矛盾、“鹡鸰之悲”的痛苦愤懑；二是对江南故园

的眷恋及重返江南承袭父职、建功立业的渴望。“图

咏”卷一有桐城方仲舒《题楝亭诗》，可说十分准

确地道出了图卷主人两种情感的纠结，也映衬着楝

亭彼时“自我意识”觉醒下两难的身份选择：

思亲交好访幽逸，爱弟策励忘寒暄。

孝友文章楝亭里，宁俟建立声名喧。

想二者得兼何其难也！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

甫到苏州即有和杜岕诗《和些山冬至前三日咏东轩

153 



2019 年第 3 期Literary Review 

竹见寄》道：“玉管殷勤记楝亭，谁将遗恨洗空青。

七年墨沈文光动，一半秋生俗耳听。”［38］此诗真意，

于此方得。“七年墨沈”云云，并非笺注者所说是

对二人交往时限的叙写，“七年”是时间，“墨沈”

是空间，指向“图咏”缘起之金陵时、地，实则正

是曹寅对自身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挟“楝亭图”

北上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终回江南“七年之期”

的痛苦历程——逆袭凯旋的大总结、长叹息［39］。

于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再来叩问“楝亭图咏”

的意义，一者说“纪念”，一者说“统战”，二说

都流于史实的碎片化。当时的曹寅并没有“统战”

的实力；同时，纪念勋业、表达孝思也并不能涵括

其全部意义。事实上，“楝亭图咏”文本的产生与

生成，承载着楝亭主人于早期竞起风云之际不得已

的曲衷以及不屈不挠的凌云壮志。既有无奈，又务

必前行。最终，前一层义涵通过与友人诗而明确传

达，后一层底蕴则通过持续营构“楝亭题咏”文事

更加清晰地呈现。重返江南，“踵武司空”，已成

为曹寅本时期所有烦忧纠结所在。退一步说，即使

有“统战”的嫌疑，也只是“图咏”后期衍生的结果。

三 “江南记忆”与诗风嬗变

楝亭诗之艺术成就，可谓“苍凉沉郁，自成一

家”［40］，之所以在后世冷落不名，不但跟曹寅生

前大量“删诗”、死后家族被抄有关，也与周汝昌

所论“甚不易读”有关。若论其诗风，曹寅自言“吾

宗诗渊源，大率过清腴”，以“三曹”为宗［41］。

顾昌在《楝亭诗别集》序中评价楝亭诗风经历了四

种变化：“由风华而峭蒨，由峭蒨而精深，今则将

归平淡矣。”［42］似已定评。若对楝亭一生诗歌生

涯做整体观照，则其早期的经历与诗歌创作依然被

学界所忽略。易言之，楝亭诗风在“由风华而峭蒨”

之前，还有一段“沉郁”的过往。结合后期的诗歌

创作来看，楝亭诗风演进转接前后变化十分明显，

围绕“江南记忆”这一内在质素截然两判。

评鉴楝亭诗风，以康熙二十九年（1690）任职

苏州织造为界分前后两期，楝亭诗风为之一变：前

期身居京城多为思乡（金陵）之情，诗风沉郁悲感；

后期回到江南，多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情感昂

扬向上，渐趋“风华”。前者诠释了他“楝亭之思”

的情感依托所在，后者则跟他秉节江南，肆力于营

造江南一带文化、政治功业的现实关怀有关。整体

上看， 的情感色彩在其诗文中始终贯穿。“江南记忆”

且看楝亭前期诗作，主要见于《楝亭诗钞》第

一卷及《诗别集》第一、第二卷，充满了对江南、

对家人的怀念，以及对秦淮故旧的追忆，个中刻骨

铭心之感时时见诸笔端。诸如《宿来青阁》：“愁

人遍听荒鸡唱，烽火无边归梦中。”《梦春曲》：

“鸿雁归矣可奈何……碧尽江南一江水。”《人日

和子猷二弟》：“草魂未返江南梦，雁字初归人日

晴。”《雪霁次些山韵》：“十日归鸿迷建业，万

行疏柳梦长安。”《临清闸听水》：“一悟浮生灯

影是，弹冠犹惜故乡尘。”《九月十五夜与阿蒙朴

仙啸亭酌月》：“若到故园秋草在，寒潮应念石头

城。”《旅壁书感》：“最惜江南呼酒处，柳花如

雪听莺时。”《春日感怀》：“零乱故园飘艳雪……

伤心人醒扬州梦。”《登喜峰城》：“貂裘自顾增

羞涩，明月天涯有敝庐。”《恒河》：“五年不梦

长江水……今夜天涯何处归。”《读梅耦长西山诗》： 

“我颂残春篇，慨焉叹行役。”《赵北口》：“回

身感旅宦，辕辙何时休。”《西苑晴二首》：“迟

迟故园信，凄恻忆缝裳。”［43］以及，由此生发的

刚至京城当差的不适感、失落感亦伴随其中。《楝

亭集》这一时期的诗作同时充斥着大量类如“尘役

苦无厌”“慨焉叹行役”“回身感旅宦，辕辙何时

休”的出世之作，与纳兰性德《饮水词》可谓同一

悲感，莫不与其沉沦下尘的心境有关。周汝昌在评

《恒河》《登喜峰城》诗时说这是曹寅“归乡恋故

的思绪”［44］，殊不知真相乃在此。父亲去世，曹

寅更加感到绝望，返回金陵安排好丧事，次年又怀

着悲痛的心情匆匆北上，在京城遇见好友叶藩不禁

痛哭，“坐来翻洒伤心泪，四月孤亭楝影浓”。紧

接着知交纳兰性德又离世，一连串的打击，迫使曹

寅越发感到寂寥、悲感，归隐之心愈浓。

岁月流转，京城的繁华还是一点点影响到曹寅

内心的变化，在接下来的 6 年，随着他在京城地位

一天天上升，开始摆脱颓丧心怀融入到京师文人的

生活圈中。他主动交识江南遗民，加入“渌水亭文

会”“己未文会”及王阮亭酒会，其诗文中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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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乡、归隐的“江南记忆”也开始慢慢转淡，消融

在京师的喧阗之中。最终在康熙的有意“栽培”下，

曹寅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被任命为苏州织造，

从此平步青云。值此身处江南，多年以来“衣锦还

乡”的心愿渐次达成，其心境为之一变，诗风亦随

之一变。前期诗文中对江南的怀念、梦呓一变而为

歌颂、赞美。诗文中持续不断地出现的江南意象与

情结，遂成为其“江南记忆”情感的持续发酵。

之后的诗作，透露出一改往日颓丧的心怀。诸

如《渔村》：“麦熟午风轻，轻舟信水行。”《移

竹东轩和高竹窗学士来韵》：“移来槛外深相似，

早有清风拂绮罗。”《月夜舟泊惠山过秦园》：“池

影低枝多宿鸟，月明此处却闻泉。”《题云辨上人

小册》：“南桁不是无车马，老树匡床只恋家。”《归

舟口号和宋中丞》：“长游无一事，三月下扬州。”

《江阁晓起对金山》：“淮海维扬衽席间，卧游终

日似家山。”《和乔俊三东村书屋诗》：“不识城

东甪里村，意中流水绿当门。”《六月廿五日大雨

同鹿墟、九迪、子鱼》：“扬州无百里，一舸溯秋

程。”［45］以及辑自《不下带编》诗：“赚得红蕤

刚半熟，不知残梦在扬州。”［46］即在康熙二十九

年（1690）之后，曹寅心境彻底发生改变，之前倦

于仕宦的沉闷情绪一扫而空，代之以希图建功立业

的强烈自信心与壮志豪情。正如《十三夜南楼看月》

诗：一边欣赏江南水乡月色“水乡月色真娟纱，独

夜东吴静赏偏”，一边关注北方战事“直北再瞻兵

气劲，龙沙早雪是今年”［47］。同时，在官务之暇，

又能自得其乐。初至苏州即泛舟至娄门渔村行乐，

并与幕僚至虎丘酬唱。在楝亭以后的诗中，也渐渐

披露出旷达、惬畅的一面。可以说，在重回江南的

数年中，曹寅诗中一方面展现了他积极建功立业的

壮志豪情，一方面又展现了在官务之暇惬意游乐、

诗文酬唱的风雅日常。随着日后仕宦江宁、扬州时

期政务繁忙，加上亲旧朋辈的逐渐凋零，其身心越

来越觉疲惫沉重；但唯一不变的是其诗中的“江南

情结”始终缭绕不绝。翻开《楝亭集》，这一时段

的他时而泛舟虎丘、太湖；时而饮泉惠山；时而于

扬州“闲坐谱琼箫”；时而在燕子矶“徘徊不能去”， 

诸多江南意象频繁出现在《楝亭集》中。这一“江

南记忆”，永远地烙印在了楝亭内心深处。

“楝亭图咏”与清初江南诗风嬗变

要之，以“图咏”事件为表征，不但楝亭本人

诗风产生了变化，题咏的诗人词客们的笔触也在悄

然发生变化。固有的“华夷之变”观念松动，“润

色鸿业”的“集体无意识”气韵渐渐流淌于笔尖卷

端。即如遗民诗客屈大均、陈恭尹、钱澄之、查士标、

潘江、余怀、杜岕、杜濬、恽寿平、倪灿、邓汉仪以

及参加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而留题楝

亭者如严绳孙、秦松龄、毛奇龄、徐乾学、姜宸英

等人，皆在新时代的生涯中完成了属于自我的救赎。

比如屈大均早年曾“取永历钱一枚，以黄丝系

之”以示不忘故国，桂王西撤，乃以逃禅避祸，还

曾与陈恭尹一道亲与三藩之乱，出谋划策［48］。其《翁

山诗外》保存了如今散佚的《题楝亭诗》，相比前

期的决绝，如今能从容题诗于卷段。这自然是由于

到了后期随着社会日趋安定，他开始对自身十年“逃

禅”经历进行了反思，昔者逃禅而“今之归也，行

儒之行，而言儒者之言”［49］。像他这样的明遗民

纷纷走上了弃僧归儒的道路，与新贵们的交往亦能

心态平和。钱澄之，明亡后立志抗清，失败后“归

老江村”，复明之念虽毫无断绝，但态度也渐渐发

生明显松动。其《正统论》即提出政权之正闰“一

以人心断之”［50］，以人心之向背而不再以“夷夏”

观念去衡量政权性质，前后思想明显不同。其所赋

《楝亭诗织造曹子清索题》云：“孝思既以著，先

德亦以彰。岂如南国诗，徒美召公棠。”［51］肃穆

雅音，俨然治世心怀，堪为其心态变动的又一佐证。

余怀，国变前混迹秦淮河畔，“过江风流，应复推

为领袖”［52］。国变后四处浪游，将亡国之痛寄情

山水之中，诗风一变。但到了康熙年间，隐居苏州

的他已经渐渐融入新朝时光里，诗风清赡，绮而不

靡，在与曹寅的交往中亦能倾心相交，并寻求文学

上的“声传后世”。吴之振在《题曹子清工部楝亭

图》诗中提到有位“查老”——“册中查老诗书画，

三绝今堪比郑虔”［53］，今已散佚。此人即查士标，

字二瞻，安徽人，流寓扬州。查士标入清不仕，书

画师承董其昌，与江南画坛和文坛不少名流结交。

早期笔墨风神懒散，气韵荒寒，后期行云流水，气

韵高华，亦跟其交游日众相互切磋有关。叶燮，入

清曾仕宦，后罢官归隐，游历山川，结识了曹寅、

朱彝尊、梁佩兰、吴之振、王士禛等，使他对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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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坛现状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由于对当时诗坛盛行

刻板的摹拟和复古之风不满，叶燮有意矫正诗坛流

弊，而曹寅等人主情志、不拘“唐”“宋”的诗学

思想都会对他撰写《原诗》时的诗学思想产生影响。

王士禛还曾对叶燮的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54］。潘

江，入清不仕，布衣终身，却长期主盟桐城文坛，

对桐城文坛影响广泛，其《楝亭题诗》“楝兮行且

庇九洲，亭兮行且垂千秋”，亦不无溢美之词。

概言之，无论遗民、新贵，诗人、词客，画家、

隐逸，经由一幅图而勾连，借“题咏”一役，江南

士风、士心遂得以动态化地坦露。“楝亭图咏”前

后持续时间之久，辐射人员之广，成为清初文学与

政治相互发生关系与影响的标志性事件。随着“唱

和”范围的扩大，江南文坛随之发生整体变动，士

人心态、诗文风格亦因之发生整体变革。

结 论

对于曹寅其人的研究，前人都将目光锁定在他

任职江宁织造“拉拢”江南遗民和修纂《全唐诗》

这两件事上。殊不知，“楝亭图咏”作为他人生事

功的起点，不论是从清初史实的剥茧、辨析上，还

是从文学交游的谱系勾连上，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地

位。加上“图咏”的后续延伸到随后 20 余年，“图

咏”更成为其人生事功的见证者。曹寅再次回到北

京并在 7 年之后重回江南这期间，由其倡导的“楝

亭图咏”无疑是他早期人生事功里最出色的一笔。

由于他超额完成了“投名状”，这才最终赢得康熙

的赏识；或正如论者所说，康熙才不惜以帝王之尊，

亲自插手干预曹家族长继承人的决定权［55］。又三

年，曹寅最终移镇江宁织造，曲线逆袭。随着“楝

亭图咏”的持续发酵，曹寅不但为自己积累了良好

的士林清誉，还默契地配合了康熙平定武功之后崇

道右文、试图收服江南“士心”的基本国策；同时，

其诗风亦渐由沉郁悲感趋向蕴藉风华，适时地顺应

了时代的潮流，这为其日后主盟江南文坛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而与之题唱的江南士人们也同时完成了

对晚明士风、诗风的嬗变与交接，“盛世雅音”再

现。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曹寅在未来 20 余年江南

仕宦生涯中一直“圣眷优渥”，连续数次接驾皇帝

南巡，成为总纂官编修《全唐诗》《佩文韵府》，

都与其早期的政治积累与个人魅力有莫大关联。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曹寅与清初

江南文人交游研究”（项目编号 15CZW035）阶

段性成果］

［1］参见少文：《记楝亭图咏卷》，《文物》1963 年第 6 期。

［2］蒋寅：《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见《王渔洋

与康熙诗坛》，第 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3］据《国朝金陵诗徵》卷十二王奕鸣《楝亭诗赠曹子

清通政》、朱紫《楝亭诗赠曹子清通政》等佚诗，可知是

曹寅做通政使时所题赠，而曹寅加封通政使司衔是在康熙

四十四年（即 1705 年，见本年闰四月初五日曹寅奏折），

距离康熙二十三年（1684）已是 20 年之后了。至于人数和

诗赋数目，据国图所藏图咏四卷，共有诗赋 50 篇，人数 55 人；

又今人（周汝昌、胡文彬等）辑佚出另有 14 人诗赋 14 篇，

合言之，今可知至少有 69 位诗人画家，留题 64 篇诗（词）赋。

［4］据薛龙春《楝亭图咏卷的作者、诗画与书法》（《美

术研究》2017 年第 5 期）一文统计，从地域来源看，9 名

画家有 5 名来自江苏，1 名寓居扬州，其余诗文作者江苏

31 人，安徽 11 人，浙江 11 人，广东 3 人，山东 1 人，北

京 3 人。由于清初安徽和江苏一度共属江南，广义来说，

应将二者合一，那么属于江南的士人画家就达 46 人。

［5］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

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第 27 页，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6］参见黄宗羲：《余恭人传》，见《黄宗羲全集》第 19 册，

第 262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

［7］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第 2 册，第 831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8］［12］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第 1 册，

第 482 页，第 33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9］［37］［46］方晓伟：《曹寅评传·年谱》，第 318 页，

第 246 页，第 559 页，广陵书社 2010 年版。

［10］［17］［18］［19］［32］［35］［38］［42］［47］ 

曹寅著：《楝亭集笺注》，胡绍棠笺注，第 444 页，第 372 页，

第 440 页，第 390 页，第 443—444 页，第 4 页，第 459 页，

第 371 页，第 66 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

［11］参见朱则杰：《清代诗歌中的一组特殊意象》，《学

术研究》1994 年第 6 期。

［13］钱谦益：《钱牧斋全集》第 7 册，第 73 页，上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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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14］王夫之：《船山先生诗稿》，《续修四库全书》第

1403 册，第 45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15］顾炎武著：《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徐嘉笺注，《续

修四库全书》第 1402 册，第 19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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